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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
好
一
所
學
校
，
關
鍵
是
校
長
和
教
師
。
所
以
，
要
呼
喚
教
育
家
辦
學

。
﹂
出
席
﹁兩
會
﹂
的
人
大
代
表
、
山
東
省
教
育
廳
副
廳
長
張
志
勇
，
在
媒
體

上
如
是
言
。

張
代
表
的
話
很
對
，
切
中
了
目
前
辦
學
弊
端
的
要
害
，
我
舉
雙
手
贊
成
！

但
是
，
要
真
正
做
到
﹁教
育
家
辦
學
﹂
，
需
要
解
決
的
難
題
很
多
，
也
很

大
。
第
一
個
大
難
題
就
在
眼
前
：
到
哪
裡
去
找
那
麼
多
勝
任
辦
學
的
教
育
家
？

不
要
說
數
以
百
萬
計
的
中
、
小
學
校
，
就
說
中
國
內
地

的
大
學
吧
，
部
屬
的
、
地
方
的
，
公
辦
的
、
民
辦
的
，
數
量

就
有
幾
千
所
之
多
，
一
下
子
哪
來
幾
千
個
教
育
家
呢
？
如
果

按
張
代
表
說
的
，
中
、
小
學
也
要
由
教
育
家
來
辦
，
那
麼
，

內
地
的
教
育
家
缺
口
，
怕
又
是
個
天
文
數
字
。

近
百
年
中
國
教
育
史
上
，
能
夠
稱
得
上
教
育
家
的
，
如

北
大
校
長
蔡
元
培
，
南
開
張
伯
苓
，
浙
大
竺
可
楨
，
金
女
大

吳
貽
芳
，
或
者
像
創
辦
曉
莊
師
範
的
陶
行
知
，
屈
指
數
來
，

不
過
數
十
人
而
已
。

新
中
國
成
立
以
來
，
能
夠
舉
出
來
的
教
育
家
，
更
是
寥

若
晨
星
，
與
珍
稀
的
大
熊
貓
差
不
多
。

一
方
面
亟
需
龐
大
的
教
育
家
隊
伍

，
一
方
面
又
捉
襟
見
肘
，
找
不
出
幾
個

名
副
其
實
的
教
育
家
；
哪
怎
麼
辦
？
是

盡
快
開
辦
教
育
大
學
，
速
成
培
訓
教
育

家
，
還
是
加
速
人
才
引
進
，
從
國
外
聘

請
深
諳
辦
學
之
道
的
教
育
家
？
天
文
數

字
的
教
育
家
需
求
，
就
算
把
全
球
的
教

育
家
都
引
進
來
，
也
還
不
敷
所
需
。
自

然
，
也
可
如
濫
發
文
憑
那
樣
，
隨
便
派
送
﹁教
育
家
﹂
頭
銜

。
但
這
樣
玩
假
、
誤
人
子
弟
，
幹
不
得
！

畫
餅
充
飢
、
望
梅
止
渴
，
中
看
不
中
用
。
所
以
，
﹁呼

喚
教
育
家
辦
學
﹂
，
雖
言
之
有
理
，
﹁吁
天
呼
地
，
望
佇
哀

救
﹂
（
徐
陵
《
檄
周
文
》
）
，
卻
於
事
無
補
，
徒
留
紙
上
聲

之
﹁呼
喚
﹂
而
已
。

有
點
呼
聲
總
比
鴉
雀
無
聲
好
。
教
育
當
局
中
人
的
張
志

勇
，
站
出
來
痛
陳
中
、
小
學
校
長
﹁官
員
化
﹂
，
提
議
﹁教

育
家
辦
學
﹂
，
表
明
我
們
的
教
育
希
望
尚
存
。
在
這
裡
，
我

亦
作
一
﹁呼
喚
﹂
，
呼
喚
內
地
多
些
張
志
勇
式
的
教
育
官
員
，
呼
喚
﹁張
志
勇

﹂
們
勇
於
自
我
革
新
，
淡
化
官
本
位
，
多
多
尊
重
教
育
規
律
，
對
辦
學
少
些
行

政
干
預
。
呼
喚
出
台
務
實
措
施
，
讓
校
長
們
多
騰
出
些
時
間
、
精
力
，
去
鑽
研

業
務
，
好
好
辦
學
。

我
所
憂
者
，
倒
在
有
損
教
育
官
員
權
力
的
改
革
舉
措
，
如
同
教
育
家
一
樣

，
千
呼
萬
喚
出
不
來
，
於
是
也
便
化
為
徒
勞
的
﹁呼
喚
﹂
！

我國古代沒
有筆名，文化人
中只有自號、別
號、室名之類。
譬如《金瓶梅詞
話》署的是蘭陵

笑笑生，就是別號。筆名是中國 「五
四」新文化運動的產物，這一時期的
新文學家才用筆名發表文章，但不用
筆名的仍然是多數。胡適《五十年來
中國之文學》一文，在尾段談到新文
學成就時獨推魯迅一人，他說： 「成
績最大的卻是一位化名 『魯迅』的」
。由此可見當時的胡適和社會上對於
筆名（即胡適所謂的 「化名」）是不
大認同的。

筆名的廣泛使用是 「五四」以後
的事。 「五四」及其稍後的新文學家
中，使用筆名的除了魯迅（他用過的
筆名最多），還有茅盾、巴金、冰心
、老舍、夏衍、田漢、曹禺、胡風、
丁玲、阿英、艾青、柔石、殷夫、艾
蕪、沙汀、柯靈、沙流河等，但更多
的還是用原名或以字行，如胡適、周
作人、錢玄同、梁實秋、朱自清、俞
平伯、沈從文、郁達夫、劉半農、劉
大白、郭沫若、鄭振鐸、豐子愷、成
仿吾、張資平、陽翰笙、張天翼、端
木蕻良、臧克家、卞之琳、陳白塵、
趙樹理、孫犁、楊憲益、王蒙等等。
筆名石破天驚，但需內涵深刻，行文
流暢，能啟迪人的作品為基礎。譬如
魯迅、老舍、冰心，讀這些人的文章
，可以忘卻他們的真姓名，因為筆名
已經深入人心。

時下，隨手翻開一本期刊或一張
報紙，都可看到不少署有筆名的文章
，筆名成了文壇的一道風景線。曾經
時髦且行銷於世的 「小女人散文」，
因妙筆生花，輕鬆、隨意、充滿人情
味，而備受小市民階層的青睞。這支

作者隊伍中的滬上才女素素、南妮，南粵紅顏黃愛東
西、石娃，除用心寫文章外，均用筆名包裝自己，果
然奏效，使她們擁有了眾多的書迷，建立了自己的讀
者群。

若干年前，《當代青年》繼推出汪國真、趙冬、
洪燭、鄧皓為青春文壇 「四大白馬王子」後，又在一
九九五年將柴笠人、艾明波、祝勇、王書春、胡繼學
冠以 「東北軍團五虎將」名號，馳騁青春文壇。其中
柴笠人、胡繼學分別以柴門農夫、他他為筆名，也頗
受讀者喜愛。

然而也有人云亦云，東施效顰者用的怪筆名。如
「東北風五到六級」、 「一說謊就臉紅的阿英」、
「海飛絲之長年用戶小馬」；又如 「一馬」、 「三田

秀子」、 「六必居」、 「十三四郎」、 「十四修女」
；還有照搬武俠小說中人名的，如 「楚留香」、 「令
狐沖」、 「桃花島主」、 「中原一點紅」等。這樣的
筆名儘管新奇，但文章如果沒有扎實的文字功底，經
不起大浪淘沙，譁眾取寵的筆名也不能使它點石
成金。

作者署筆名心態各異，有免招是非，如魯迅，有
不欲人知，如廢名，有心寄偶像，如巴金，各種緣由
不一而足。有人給自己起了個滿意的筆名，洋洋得意
地說，我要用好筆名包裝文章，用好文章讓筆名流芳
千古，用心良苦，用意甚善。

與筆名類似的還有演藝圈中的藝名。譬如京劇表
演藝術家麒麟童，越劇表演藝術家筱丹桂，粵劇表演
藝術家紅線女等等。

科學家是不用筆名的，科學家的名字往往可聯想
起他（她）的成就，以及這名字後面他（她）的忘我
的為科學獻身的精神。

再扯下去要跑題了，擱筆。

烤乳豬是廣東人喜宴上的第一道
菜，取 「紅運當頭」之意，是對新人
美滿婚姻的祝福。除了喜宴，一些傳
統節日通常也會上這道菜。

乳豬烤好後，首先要把金黃的豬
皮切下，再切成小塊，然後才斬骨肉

，把豬皮擺在斬好的乳豬上按原樣製成盤，上桌。傳統的
切皮方法，是貼着肉薄薄地切，皮不沾肉不帶骨，越薄越
能體現廚師的刀功。

有一種說法：吃乳豬，就是吃層皮！因此，切皮很講
究。夾一塊乳豬皮，蘸點甜醬，放進嘴嚼起來脆香，多少
年，廣東人就這麼吃下來。但這樣脆是脆了，爽是爽了，
卻有輕微的焦苦味，久嚼發澀，即使蘸醬也不易消除。怎
樣才能去掉乳豬皮的焦苦味，改善口感？在我看來，只需
把乳豬皮稍切厚些，讓乳豬皮帶點肥肉就成。這個分寸要
把握好，厚了，就會肥膩，也無脆感；薄了，和原來沒兩
樣。肥肉薄薄的附在豬皮上，以似有非有，紅中見白為好
，嚼起來脆中帶滑，滿口餘香，焦苦味沒有了，能增進食
慾。端上餐桌，又脆又香的紅白兩色乳豬皮最受歡迎。

香
港
《
文
學
報
》
是
本
以
創
作
為
主
的
十
六
開
純
文

學
月
刊
，
連
封
面
底
約
三
十
二
至
三
十
六
頁
。
一
九
七
○

年
創
刊
時
，
主
編
的
是
曾
在
《
當
代
文
藝
》
任
編
輯
的
非

夢
和
梁
從
斌
，
出
完
第
六
期
，
加
入
柯
振
中
及
賴
漢
初
作

編
委
。《

文
學
報
》
因
銷
路
欠
佳
，
到
第
十
期
，
原
出
版
者

香
港
新
文
學
出
版
社
無
法
支
持
，
柯
振
中
的
樂
加
傳
播
公

司
接
手
，
由
第
十
一
期
起
任
主
編
，
革
新
出
版
，
如
今
大
家
見
到
的
這
個
書
影

，
是
藝
術
家
水
禾
田
的
傑
作
。
儘
管
《
文
學
報
》
內
容
充
實
，
版
面
漂
亮
，
可

惜
香
港
不
是
個
出
版
純
文
學
的
好
地
方
，
出
至
第
十
五
期
，
未
見
起
色
，
且
柯

振
中
負
笈
美
國
，
月
刊
遂
於
一
九
七
一
年
十
月
停
刊
。

《
文
學
報
》
原
是
非
夢
、
梁
從
斌
、
柯
振
中
、
李
文
耀
、
杜
良
媞
、
尹
懷

文
…
…
等
一
班
文
壇
新
秀
的
園
地
，
由
於
他
們
拚
勁
十
足
，
人
際
網
絡
甚
廣
，

邀
得
慕
容
羽
軍
、
雲
碧
琳
、
雨
萍
、
林
真
、
翁
靈
文
、
黃
俊
東
、
陳
文
受
…
…

等
名
家
坐
鎮
。

《
文
學
報
》
最
值
得
一
提
的
重
點
是
他
們
曾
用
十
三
至
十
五
期
，
辦
了
個

《
色
情
文
學
》
特
輯
，
組
合
了
黄
俊
東
的
《
風
流
小
說
肉
蒲
團
》
、
林
真
的

《
曹
聚
仁
筆
下
的
色
情
文
學
》
、
戈
爾
的
《
郭
良
蕙
的
〈
心
鎖
〉
是
色
情
小
說

嗎
？
》
…
…
水
平
甚
高
，
還
引
得
曹
聚
仁
自
動
投
來
了
有
關
的
文
章
九
篇
，
可

惜
稿
來
得
太
遲
，
未
刊
。
這
幾
篇
未
刊
的
手
稿
，
還
存
在
柯
振
中
的
手
中
。

很多人都向一位大師哭訴自己的
痛苦，於是這位大師從中挑選了一百
個自以為最痛苦的人，讓他們把自己
的痛苦寫在紙上。寫完後，大師說：
「現在，請你們把手中的紙條相互交

換一下。」
結果，這一百個人交換看了別人的紙條之後，個個都

非常驚奇。過去，總以為自己是最 「痛苦」的人，現在才
發現，其他人比自己更 「痛苦」。

一個身體殘疾的人，以為自己是最痛苦的人。有一天
，他在醫院裡碰到一個身患絕症的人，而且癌症已經到了
晚期。一想到死，這個殘疾人嚇出一身冷汗。這時他才感
覺到，雖然自己肢體殘疾，但照樣可以活着。每天都能享
受燦爛的陽光，欣賞美麗的景色。還有那麼多的親情、友
情和同情，給自己帶來了不盡的快樂。

一個身患絕症的人，以為自己是最痛苦的人。為此，
他整天唉聲嘆氣，愁眉苦臉，飯也不想吃，話也不願說。

難道剛剛五十歲，就這樣告別人生嗎？後來，他發現得他
這種病的，還有很多是三十歲和二十歲的人。再想想在事
故中喪生的年輕人，頓時覺得，即便自己馬上走了，也沒
有遺憾，因為已經充分享受了生活。

一個身無分文的年輕人，以為自己是最痛苦的人，一
個老頭走過來對他說： 「挖掉你一個眼睛，給你一萬元，
你幹嗎？」年輕人一愣，立即回答： 「不幹！」 「砍掉你
一個胳膊，給你十萬元，你幹嗎？」 「不幹！」 「鋸斷你
雙腿，給你五十萬元，你幹嗎？」 「不幹！」 「讓你現在
死去，給你一百萬元，你幹嗎？」 「不幹！堅決不幹！」
老頭說： 「你已經是個 『百萬富翁』了，為什麼還說自己
一無所有？」年輕人醒悟了，馬上信心百倍地去尋找新工
作。

一個剛剛失戀的人，以為自己是最痛苦的人。外出散
心時，在一個村旁遇到一個看魚塘的老漢。老漢說： 「我
今年六十歲了，最大的痛苦，就是至今沒有討到老婆。像
我這樣的老光棍，我們村裡還有二十多個。我的條件並不

高，只要是女人就行。可是至今，沒有一個人願意嫁給我
。看來，我這一生，是注定要在孤獨中度過了。」

一個連續十年職務沒有升遷的人，以為自己是最痛苦
的人。一起大學畢業的同學，一塊參加工作的同事，很多
都已提升到縣處級。而他，卻仍是機關裡的一般幹部。吃
飯沒有酒，出入沒有車。同學聚會的時候，因為職務最低
，只能坐在最下席。但當金融海嘯到來的時候，他才發現
，還有很多沒有工作的人，夢寐以求的就是到機關當公務
員。

一個大學畢業幾年仍沒有找到工作的人，以為自己是
最痛苦的人。可是他並不知道，那些沒有考上大學的人，
比他不知要痛苦多少倍。他們或者在農村種地，或者在工
地幹活，能在工廠裡當個操作工，就心滿意足了。

成功之上還有成功，痛苦之下還有痛苦。到任何時候
，都不要以為自己是最痛苦的人。而且，生命中的每一種
痛苦，都是成長的代價和成功的成本。

今年四月二十七日是蔣經國誕辰九
十九年紀念日，我們不由得想起一九四
二年四月他考察西北的情形。

抗日戰爭期間，日軍的鐵蹄踐踏了
中國的大部分地區，惟有中國的西北地
區未遭日軍蹂躪。中國的許多有識之士

提出 「開發西北」、 「建設西北」的呼籲，把西北作為反擊
日軍侵略的大後方。蔣經國也看出西北的重要性，他決定到
西北考察。他的這次西北考察主要去了陝西、甘肅、青海、
寧夏，對西北的開發和建設進行了初步的思考，提出了要種
樹蓄水、改善交通、治理風沙、振興農業、發展教育等主張
，並鼓勵青年到西北去進行開發建設。從西北考察歸來後，
他撰寫了一篇長文，叫做《偉大的西北》，其中有許多生動
的情節和發人深思的言語，至今仍可回味。現擷取他西北考
察的幾個片斷，以示對其九十九周年誕辰的紀念。

蔣經國一行是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八日起程，由成都乘
飛機到寶雞後改坐火車到西安，中途換乘汽車到蘭州、涼州
，後到酒泉，再到青海，一路風塵……

請當地人吃飯
蔣經國一行到了甘肅，破例請當地人吃了一次飯，算是

請客吧。他請來的客人共有十一位，都是少數民族的代表，
有回族、蒙族、哈薩克族、藏族等。他是這樣描述的： 「那
一天，正好有月亮，看着那塞上的月亮，心裡有無限的感觸
。我們這許多民族代表，大家都坐在月亮底下，毫無拘束地
，毫無隔閡地暢談，大家都很誠懇坦白，我心裡感到非常快
樂，同時我更想到過去我們認為西北複雜的民族問題，是容
易得到解決的。……那天晚上，我們大家談得很高興，什麼
民族問題都討論而得到了解決。後來，還舉行了遊藝，蒙古
人出來打了拳，藏民演了一個戲劇，回族真奇怪，他們唱了
一個《滿江紅》的歌，哈薩克跳了一個打老虎舞。直鬧到天

亮，實在太有意思了！」 融融暖意，各族民眾像一家人。
安西的 「風」
出了嘉峪關的第一個縣，就是玉門。玉門過去就是安西

，安西是甘肅省最西的一縣，那裡是荒涼一片。 「在安西，
最著名的是風。那邊的人說： 『一年一陣風』 ，我們以為一
年只有一陣風是很好的，但是這一陣風是從年初一颳到年三
十的。那裡的風，還分頭號風、二號風、三號風三等。我去
的那天，沿路被風颳得滿天都是灰土，差不多看不到前面，
同時風的抵抗力很大，汽車不容易前進，我以為這風已經很
大了，但是他們告訴我，這還是三號風呢！假使頭號風來的
時候，差不多房屋、大樹、人、畜一起都被捲到天空中去。
」 這樣的風，已形成災害，當地的經濟不可能發展。

到敦煌
敦煌是個神秘的地方，抗戰期間因交通不便，很少有人

光顧。這次考察西北，蔣經國特意到敦煌，感受古代文明，
感受古人的聰明才智和藝術的精湛。他寫道： 「敦煌是沙漠
中的綠洲，是塞上的江南，是中國文化的發源地。當我們一
到敦煌，滿目是蒼翠的樹木，如茵的芳草，江南景物──江
南的出產，這裡都有，到了這裡，才使我們又記起了江南。
敦煌所以能夠成為沙漠中的綠洲，因為那裡樹木多，結果水
也多了，氣候也特別的溫和舒暢，同時出產的水果也特別鮮
美著名。……」 他由遠及近，走到月牙泉邊， 「月牙泉離敦
煌不遠，是敦煌的名勝之一。那裡有一個湖和月牙一樣，因
此得名。在月牙泉附近，有一座鳴沙山，假使人從山上順沙
流下，沙山會發出很大的嗡嗡聲。」 離開月牙泉，他來到了
千佛洞， 「『千佛洞』 也是敦煌的名勝之一，那裡是中國佛
教藝術的聖地，也是中國漢代以後，文化美術的寶藏，尤其
是敦煌石室，差不多過去千年以來成為中部亞西亞稀世國寶
之地，它裡面滿藏着漢、六朝、隋、唐及五代手寫的抄本以
及搨本、調本等數千卷古代的經文，還有許多絹畫的佛像，
在光緒年間，被一個修築佛洞的道士發現的，但是等到我們
政府去注意，大部分的東西，都給英國、法國人收買去了，
留下來的僅是殘餘的東西，國寶的失散，實是一件非常可惜
的事。」 在敦煌，他流連忘返，陶醉在藝術的世界裡，不捨
離去。

在西寧
遼闊的青海，是蔣經國嚮往之地。他西北考察的最後一

站，就是青海。 「青海的省會西寧現在一切都進步得很快，
街道的建築都很整齊清潔，去年一年差不多就種了四百萬株
樹。那邊的中小學，成績都很好，我去的時候，看到差不多
沒有一家店舖或人家是不掛國旗的。……在青海，還有一種
沙田，田裡面都是石子。這些田非常肥沃，每年只要播種，
根本就不要施肥拔草，同時也不要灌水，所以也不怕旱，差
不多每年都可豐收。據說田裡的石子是防備水分的迅速蒸發
，同時更防止泥土被風吹散，不過那些石子，每六十年要加
一次，因為經過六十年，石子逐漸地稀少了，所以那邊有句
俗語說： 『父親苦熬，兒子富熬，孫子窮熬。』 。」

列隊歡迎
在青海的塔爾寺，蔣經國受到特殊的禮遇。 「我去的時

候，他們派了幾百個喇嘛騎着馬很遠地來歡迎我。這些騎馬
喇嘛，名叫騎僧，到了廟前他們獻了一塊很大的布給我，一

定要我拿着走到廟裡去，表示他們對我的歡迎。有三千個喇
嘛站着歡迎，每個人都裸着左臂，頭上戴着僧帽，手裡拿着
各種德法器、樂器，並且拿着一頂黃傘，一定要我們站在下
面。……在塔爾寺裡面，建築得非常雄壯，有一個大禮堂，
可以同時坐六千個人唸經，他們每一天都有早會，早會的時
候要點名，他們裡面還有一口很大的銅鍋，可以燒六千人吃
的開水，裡面坐有五六十個人還不容易看得見。」

「自流井」
蔣經國一行在考察了甘寧青三省後， 「乘由成都到重慶

的便，我去參觀了自流井。自流井的工程，高大的汲取鹽水
的木架有幾千個，那裡鹽井的深度，大概有三百丈，但是上
面的口徑，只有五寸，打一個井，大概要花三年工夫，最奇
怪的，在這樣小的口徑，這樣深的井裡，假使任何地方破了
漏了鹽水，他們非但可以找出漏水在多少高度的位置上，同
時還可以把它補好，真使你有一件東西掉了下去，他們仍可
以把它取出來，有許多外國人去參觀，沒有一個不認為驚奇
的，他們都說，這是中國的科學，但是到底是怎樣的，他們
也莫名其妙。」

感觸良多
自西北考察歸來，蔣經國無限感慨，經過深思，提出四

點建議：
第一要解決水的問題。他認為，不解決水的問題就永遠

沒有辦法建設西北，而解決水的問題最有效的辦法是大量種
植樹木。第二要解決風的問題。他建議用人的力量去征服安
西的風，把為害的風轉化為對人類生活有益的風。第三要解
決交通問題。他建議盡快完成西北的鐵路網、公路網的規劃
和建設。第四是解決農業問題。要利用西北肥沃的土地，積
極地發展農業生產。

西北的重要性，在蔣經國頭腦中深深紥根。他無限感慨
地說： 「我們的祖國，是太遼闊廣大了，我們的財產，是太
豐饒了。但是，這些都是我們的祖先血汗造就的產業，遺留
到我們這一代的子孫手裡，我們就要爭氣來保衛她，要像苦
力珍惜他血汗換來的金錢一樣地珍視我們的國家，以及我們
國家所有的土地物產和優秀的民族──西北是我們民族的發
祥地。幾千年來，無數次驚天動地的事業；偉大無比的工程
，都在那裡創造完成，祖先們無數量的鮮血，都滲在那邊的
土地裡，使那塊肥沃的土地上，曾經開過無數鮮艷的花朵，
但是，到今天，我們已經把她遺忘了，我們已經對她生疏模
糊了！」 他還結合抗戰的情況，進一步申述西北的重要性：
「幾年來抗戰的經驗告訴了我們，敵人侵略我們的主要目的

並不只是限於東南的土地而是西北的資源。同樣的，我們也
早已認清了西北才是我們主要的抗戰根據地。」 他懷着深情
，傾訴他對西北的愛和對祖國民族大家庭同胞的愛： 「那裡
有高山大川，有廣袤的平原，有廣大的土地，有誠樸可愛的
同胞，有茫無邊際的浩瀚，也有沙漠中的綠洲，有千千萬萬
的羊群，有蘊藏無數量的礦產，有塞上的明月，有晚風中的
駝鈴，有豐富的文化遺物，有各民族藝術的結晶，那裡包括
陝西、甘肅、青海、寧夏、綏遠以及西藏、蒙古、新疆等省
，雜居着漢、滿、蒙、回、藏各族的同胞，他們是那麼親愛
，那麼誠摯地生活在一起。」 在他的心目中，中國是一個統
一的多民族的國家，是不可分割的。

蔣經國希望有志青年， 「回到我們中華民族的故鄉去，
那裡的資源，正需要我們去開發，那裡的文化，正需要我們
去發掘。是的，我們要堅決地回去，偉大的西北啊，祝福你
，在抗戰建國中成長，在抗戰建國中壯大。……今天，我們
要建設新的中國，非但要建設新的東南，同時要建設新的西
北，為西北同胞謀幸福的生活，所以，我們應當說有志的青
年，應當回到我們這古老的故鄉去，有志的青年，應當到西
北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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